
表演谈

崔辰

近半年里接连上映的电影《沐浴之王》《一点
就到家》《夺冠》和爆款剧《风犬少年的天空》，将
26 岁的彭昱畅推到了影视圈非常一线的位置。

被称为“彭彭”的彭昱畅毕业于上海戏剧学
院木偶专业，并非表演科班出身。 他的外型为邻
家少年，长相偏重少年感，略呆萌，表演风格比
较自然、随意，不用扮酷帅，随时可用极端和戏
谑的方式去表演， 在不同影视剧中的人物设定
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喜剧设定， 靠演技赢得了广
泛的观众缘， 在同龄的偶像派男演员中是个异
数。

从喜剧表演流派看彭昱
畅的演艺方向

喜剧表演有几种方式， 一是以身体语言突
出的肢体派，如卓别林的默片表演。 当电影进入
有声片时代时，语言发挥了极大的魅力，喜剧表
演的功力在某种程度上和台词的幽默感、 趣味
性和当下性相关。 有一类喜剧演员在身体语言
上并没有过多的表演，但主要在台词的念白、韵

味、 以及整体个人气质上有独特的魅力， 如葛
优， 这样的演员更多和某一特定类型的电影语
言的喜剧性表现有关。 还有一类喜剧表演是地
域文化风格的极大发挥， 如沈腾等人所代表的
北方喜剧的表演风格。 而最突出的喜剧表演则
是糅合了肢体与语言的双重魅力， 并加以自己
的揣摩和发挥， 使之构成自己独特的个人美学
体系，这样的表演能够更为长久。 如周星驰的表
演和喜剧风格。

另一种演员从喜剧出道， 但随之扮演的角
色则突破了喜剧的范畴， 如黄渤从 《疯狂的石
头》出道，表演中有一种直接和天然的成分 ，而
近年接演的很多电影并非喜剧的设定。

再看彭昱畅的表演之途，他 2015 年以演员
身份出道，从热门网剧中的小角色开始，彼时已
经表现出一种随遇而安的滋味，放松 ，平和 ，自
然。 可以说，彭昱畅的成名之路正是和中国网剧
近年的逐渐火爆是同时期进展的， 网剧中的角
色和电视剧相比，更加生活化、青春设定 、自然
风格。 而彭昱畅的表演和外型完全符合网剧对
角色的需求。

之后他演出的电影大多都是喜剧电影 ：

2017 年扮演电影《闪光少女》中头发乱蓬蓬，没
有气质也没有形象但关键时候非常靠谱的民乐
生李由；2018 年《快把我哥带走》中，和张子枫
搭档演兄妹， 扮演表面各种耍妹妹跟妹妹过不
去，背后呵护妹妹，成为妹妹守护神的善良的哥
哥时分；2020 年《一点就到家》中扮演从北京回
云南老家创业的快递员彭秀兵；2020 年 《沐浴
之王》 中扮演因为失忆被搓澡工周东海带回自
家澡堂苦练搓澡神技的富二代肖翔。 这些角色
设定与彭昱畅的气质相关， 偏重其少年感的发
挥，喜剧表演风格也较为自然。 诸如《快把我哥
带走》 的喜剧表演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漫
画式的萌感。 有一段表演彭昱畅扮演的哥哥时
分在打手机游戏，一边和时秒说话，一边发出打
游戏的声音，表情精灵古怪。

在《闪光少女》和《快把我哥带走》这些人物
设定中，彭昱畅扮演的角色往往有双重的性格，

表面是瑟瑟缩缩的男闺蜜和小跟班， 其实有主
见和立场。 或是看似嬉笑不羁的讨厌鬼，但实际
非常有责任感。

在这些喜剧电影的表演中， 彭昱畅注重了
其喜剧表演的节奏和张力。 尤其在一些重场戏
中，如《沐浴之王》中醉后撕掉 DNA 鉴定结果的
戏和最后搓澡大赛的动作场面控制， 表演有张
有弛，控制得当。

在悲喜剧的设定中有最
好的发挥

在迄今为止所有影视剧的喜剧演出中， 彭昱
畅喜剧表演的感染力最为突出的还是在张一白等
导演的网剧《风犬少年的天空》中，他扮演男主角
涂俊，一位“酷得像风，野得像狗”的十七岁少年。

《风犬》的人物设置和情节安排 ，使得彭昱
畅最擅长表演的双层次性格得以充分渲染和拿
捏到位。 他是小伙伴口中的差生“老狗”，大大咧
咧 ，玩世不恭 ，成绩垫底 ，不爱学习 ，喜欢开玩
笑，野性十足，是剧中的灵魂人物。 在单亲家庭
长大的他深层次的性格自尊敏感， 既渴望爱但

又畏惧爱。

在友情爱情的叙事层面，有很多“笑果”，也有
表现人物复杂情绪的重场戏。 “老狗” 家庭出生不
好，喜欢上一个转学过来的女孩子安然。 他误会安
然对自己有好感，却发现安然实际喜欢的是自己最
好的哥们，并为寻他而来。 他立刻转化为帮助安然
联系哥们的中间人，尴尬、失落、又决心为义气而付
出这几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彭昱畅用细腻又
比较低调的表情变化将这种复杂的情绪表现出来。

这个人物身上有很多超出年龄的成熟和约束自我，

是通过自我情绪的内压和收敛来表现的，诸如“老
狗”最后毕业天台表白中压抑自我的情感表白。

《风犬》不单纯是喜剧，也有悲剧线的设置，

正是这种悲喜剧的设置， 使得彭昱畅有更多发
挥演技的空间。 就像《疯狂的石头》能成就黄渤
等喜剧演员，因为那是真正的喜剧，真正的喜剧
总有悲剧的内核。 少年“老狗”和屠夫父亲之间
充满戏谑的对话，甚至经常互相拆台，但实际相
依为命的父子之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 这一
切积淀到顶点就是父子之间诀别的重场戏的情
感爆发。 而这场戏对彭昱畅的表演要求非常高，

他扮演的“老狗”需要在大雨磅礴的夜里 ，背着
车祸受重伤的父亲前往医院， 这也是父亲的最
后一段时光。 彭昱畅背着比他高比他重的黄觉
边哭边走，还要一直说着话。 而在父亲的告别仪
式上他试图对前来的亲友说一些开心的事情 ，

他内心的痛苦通过脸上强作的笑容始终忍住不
流泪的眼睛表现出来。

“老狗”这个复杂的少年角色综合了家庭变
故带来的早熟和创痛。 彭昱畅把握到非常合适
的角度：善良、温暖、在生活压力下还很有趣。 这
种尺度的拿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

娃娃脸魔咒———年轻演
员如何构建持久的表演力

彭昱畅曾在知乎回答过一道 “做演员是怎
样的体验”的问题，他意外地用“害怕”来形容自
己作为演员的第一感受。 “我一直认为演艺圈是
个虚幻的空中楼阁，身处这个圈子里的人，都很

难有脚踏实地的安心感， 努力奋斗却总在下游
徘徊的时候，担心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刚有点
起色，又怕作品跟不上，人气再掉下来 ；就算是
钻到了这个圈子的最高位置， 也会怕后浪太凶
猛，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 ”从这个真诚的剖析
来看， 他对演员职业生涯的敏感与脆弱都深有
感悟。

他是随着网剧时代的到来而火的年轻演员。

他一出道即成名。

他的成名与他的总是显得年纪小的娃娃脸
长相 （扮演与实际年龄有一定距离的高中生无
违和感）和观众缘有很大关系。

但以少年扮相出名的演员，很多到了中年就
消失了。 娃娃脸的演员是有很大的职业危机的。

作为著名的喜剧演员，葛优和黄渤一出道就
是中年了。 之后多年也延续了最初的形象。 葛优
的魅力是他的形象气质、 念台词的独特方式、表
现出来的独特人设共同建构的———一个“北京好
人”的形象，虽嘴碎，但内心良善。 坚定和持久的
北京好人的人设让葛优的喜剧之路长盛不衰。

沈腾、 徐峥的经典银幕角色也都没有一个
少年脸的形象。

周星驰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开始研究演技和
风格的深度定位———成就了周式无厘头喜剧。

彭昱畅目前在很多喜剧影视剧中扮演的不
同地域的人物， 并不能归纳成某一特定地域文
化衍伸的个人形象， 他目前偏重青春类型的形
象设定的角色与他现阶段的气质和年龄阶段是
相关的。 如要做一个长期活跃于银幕上的喜剧
演员，甚至成为新一代的“喜剧之王”，还需要更
深层次地拓展演技和个人风格，选择更加能表现
其优势的喜剧角色；或者是从一系列的喜剧电影
作品中强化他的人设和形象，能有更好的表现力
以及独特的喜剧风格让他更加稳定地成长。

目前他出演的所有电影作品， 还没有一部
完全把他的表演风格的优势凸显出来。 彭昱畅
已经成熟，他在等待那部最适合他的作品。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电
影电视系副教授）

彭昱畅：从网剧跃上大银幕之后，

晋级“喜剧之王”的下一步台阶在哪里？

影视剧中女性独立的三
种面相及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社会进
步的推动者， 女性的独立与自强日益成为大众
普遍关注的话题， 也必然会反映在电视剧的创
作生产中， 使得以此为主题或主要情节的电视
剧不断涌现。

大体而言， 电视剧塑造的独立女性的形象
有三种面相。

第一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玛丽苏”模式。

女主人公各方面都堪称完美， 集万千宠爱于一
身，归根到底是一种“伪大女主”的套路。 这种套
路目前已经不再流行， 但依然以某些变形而出
现。比如热播的电视剧《流金岁月》中倪妮所扮演
的朱锁锁，编导在强调其自身的努力和奋斗的同
时，也为她赋予了强烈的“玛丽苏”的光环。

第二种是幡然醒悟的女人， 其基本的叙事
逻辑是，前期以家庭或儿女为重，基本上是丈夫
或家庭的附庸， 其价值体现在作为一个妻子或
母亲之上。 步入中年，遭遇丈夫出轨或者变心，

痛定思痛之后奋发改变，迎来人生的高光。 这种
叙事逻辑或者人物形象， 在早期的电视剧 《牵
手》中蒋雯丽所扮演的原配妻子是这样书写的，

在 2016 年大火的电视剧 《我的前半生 》中马伊
琍所扮演的罗子君是这样表现的， 而在近期播
出的电视剧《我的不惑青春》中梅婷扮演的何沛

瑾也是这样塑造的。

虽然年代不同，但叙事的策略却是 “经典 ”

而又典型的。 这些电视剧都将女性自强诉诸“陈
世美”式的母题，并不断翻炒。 电视剧显见地将
家庭和男性作为女性的对立面和成长独立的障
碍， 从而将女性不自由不幸福的因由加之在可
能同样受到各种生活压力的丈夫/男人之上。

这一面相又有一种变体，即女人并不是因为
丈夫的伤害，而是因家庭的原因而自强。 比如朱
锁锁因为借住舅父母家而懂事、 自尊和独立；又
比如《都挺好》中姚晨扮演的苏明玉，没有家庭的
温暖也没有一个强势男友的帮扶，完全靠自己而
成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性，并“反哺”其家庭。

第三种面相可谓没有性别的女人， 也即消
磨女性之性别。 这种对于女性性别的消磨，在当
前的影视剧中主要表现在以成功为表象的女性
塑造上。 她们在实现经济或社会地位独立的同
时，也最大化地弱化了其女性的特质，变成中性
或男性化，可谓没有性别的女人。 《欢乐颂》中刘
涛所扮演的安迪、《安家》 中孙俪所扮演的房似
锦，都是此类女性的“进化”或“改装”。 电视剧用
中性的气质和中性的处事方式， 或可谓男性化
的气质和男性化的处事方式， 让她们在经济独
立的同时，也成为男人的翻版。 这样塑造的前提
逻辑是，当前女人只有成为男人，或者依循男人
的方式，才有独立自强的可能。

当然不同的电视剧有其他细化或者变形微
调的女性独立的形式， 但在大体上都围绕以上

三种展开， 将女性的独立强大建立在与男性或
捆绑或脱离的基础上。 而这些影视呈现之所以
让人感到不满意， 其根本原因在于误把女性独
立当成了独立女性的核心。 女性独立可能是最
为基础的经济独立， 就有如伍尔夫所谓的女人
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也可能是更高层级的
独立， 比如在生活方式和职业发展的选择上更
为自由，然而这些都未触及独立女性的核心。

塑造独立女性的要义：
精神自由与关系和谐

女性独立和独立女性可谓相辅相成但又有
着因果关系的一对概念。 可以说女性独立是时
代的、阶段的、多变并是个体的，同时也是有无
限可能的。 比如当女性不具有财产权的时代，拥
有“自己的房间”便是独立了，而在当下，拥有一
间“自己的房间”则并不是奢望，而是女人之为
人所生存的基础。 但独立女性则是理想的、永恒
的一种追求，其最终的表现形式，我们可称之为
精神自由与关系和谐———这里的关系和谐 ，不
仅仅指与外界和他者，也包括与自身。

更重要的是，这种理想和永恒的追求并不因
性别不同而有所差别，不但适用于女性，也适用
于男性。虽然性别差异导致男女会在人生道路上
面临不同的境遇，甚至走向不同的命运，但孤立
或放大这种不同，是不可能生成最终的独立女性
的。 而我们的电视剧在塑造独立女性的时候，常

常把女性独立错置成独立女性，其核心总是背离
精神自由和关系和谐这两个基本的要义，并因此
塑造不出让人满意或信服的独立女性形象。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作为生
活和时代表征的电视剧对于女性的塑造也是不
断变化的。 人们对于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和展现，有着自己的期待和想象，这反映的既是
女性的身份地位在社会大众之中的认知发展 ，

也是人们对于理想女性的心理期待的转变。 比
如 1990 年播出的 《渴望 》中的刘慧芳以其善良
孝顺、 温柔贤惠的女性特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
喜爱和同情，而 28 年后，在《娘道》中具有同样
品质的瑛娘则让很多观众感到难以接受。 之所
以会产生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社会对于女性形
象的认知以及女性对于女性的认同， 已经发生
了极大的变化；时代对于女性，尤其是独立女性
的想象也随之变化， 精神自由和关系和谐的内
涵也随着发生变化。 顺应了时代变化的女性为
受众所追捧，反之而为受众所排斥。

与此同时，今天的大众，身处传统与现代两
种文化的强烈碰撞中， 加之由网络所带来的文
化传播的弥散与聚合的矛盾又统一的效应 ，对
于独立女性和女性独立的认知是有极大分歧
的。 这种分歧必然会自觉而不自觉地体现在电
视剧的创作之中， 也不乏很多电视剧的创作者
故意以这些分歧作为创作的由头， 以放大从而
贩卖这些分歧。 表现在具体作品中，就是将男性
与女性置于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 男性要么以

女性的拯救者身份出现， 要么被塑造成女性进
步的阻碍。 电视剧当然需要讲述遭遇困境的女
性如何重获新生，但是当它成为一种套路时，就
会将大众的认知进一步导向狭隘化。

实际上，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有机共同体，

两性理应是共同的进步和共通的发展， 从而达
到共同的“独立”，而不可能存在单一方面的“独
立”。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独立女性是一种理
想，并且是两性共同的理想。 而电视剧则肩负着
通过创作从文化上来不断影响和实践这种理想
的任务。

电视剧作为极有社会和文化影响力的媒介
形式，应该也必须承担起导向和引领的作用。 这
种引领既包括宏观的对社会认知和价值观的塑
造，也包括相对微观的对性别的理解，这其中自
然包括对本文所论述的对独立女性的认知。即便
是网络时代众声喧哗，电视剧依然有着极强的形
塑和影响人们认知的功能和作用，无论这种作用
是潜在的还是显性的。多元的文化与思想和而不
同地存在，不应该是阻碍社会主流和主导的文化
与价值观对社会的稳定与长治久安及人们幸福
生活发挥作用的理由，于是，对于电视剧的生产
与创作者而言，不放大分歧，而是从精神自由和
关系和谐角度来塑造男女两性在电视剧中的形
象，应该是时下电视剧创作应该遵循的规则。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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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新故事如何突破旧套路

从《牵手》《我的前半生》《我的不惑青春》到新《流金岁月》

吕鹏

一种关注

最近热播的新《流金岁月》，因为聚焦原生家庭、两性关系、女性情谊和
女性成长等议题，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从而使以都市女性为主体的独立女
性的讨论又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该剧改编自亦舒的小说，公允地讲，随着时
代的变迁，亦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已经有些面目可疑。同样是亦舒笔下经
典人物的喜宝，因为“最希望要的是爱，很多很多爱，如果没有，有很多的钱
也是好的” 这一经典语录而曾被当成现实却洒脱而又有主见的女性的代
表。 然而由郭采洁出演的《喜宝》却成为了2 0 2 0 年最受诟病的影片之
一，除却改编和表演的尴尬之外，电影所传达的“爱”和“钱”的获得都建基
在男人之上的陈旧观念，自然也不符合当今时代对于独立女性的预期和定
义，于是电影遭遇滑铁卢也在所难免。

亦舒的小说中女性的不同改编得到不同效果，折射了人们当下对女性
独立的影视表达的复杂心态。从亦舒的女主角到众多电视剧中各具特色形
态不同的女性独立所获得的不同评价，却也值得我们来反思电视剧该如何
塑造和表现符合时代以及人们预期继而能获得人们认同的独立女性形象。

注重喜剧表演的节奏和张力之外， 彭昱畅的表演还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滋味

改编自亦舒小说的热播剧《流金岁月》，启用了倪妮和刘诗诗“双女主”形式


